


 

 

作者简介 

严歌苓 

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，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

之一。以中、英双语创作小说，是中国少数多产、高质、涉猎度广泛

的作家。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、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，还是对社

会底层人物、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，都折射出人

性，哲思和批判意识等。代表作品：《小姨多鹤》、《第九个寡

妇》、《赴宴者》、《扶桑》、《天浴》、《霜降》、《少女小渔》

等。严歌苓身兼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奥斯卡最

佳编剧奖评委。其作品被翻译为英，法，日，泰，荷，西等多国文

字。 



 

 

内容简介 

《金陵十三钗》发生的背景是在 1937 年 12 月 12 日，地点是在

南京，这一天守城的中国军队全线崩溃和撤退，第二天，也就是

1937年的 12月 13日。 

“我姨妈”书娟是寄学在金陵城中一座名叫威尔逊美国天主教堂

里的一位学生，这时的美国处在中立国位置，所以美国的教堂自然成

了避难所，12 月 12 日这天清晨，神圣庄严的威尔逊教堂后院的墙头

上冒出了几个打扮俗艳的女人，她们恳请英格曼神父收留，基于人道

主义立场，神父通过艰难的决定，最终收留了她们。她们是来自秦淮

河畔青楼堂子间的女人，也就是在清纯的书娟眼里的“特殊女人”，

这群人中还有一位令“我姨妈”书娟切齿仇恨的后来成为“金陵十三

钗”中主角的玉墨。但中立的美国威尔逊教堂终究不是避难的天堂，

在毫无人性，不遵守任何规则的日军眼里，只要他们想要，就没有进

不去的地方，威尔逊教堂终于在 12月 20日的晚上被日军侵入了。 

唱诗班女学生童稚圣洁的声音在南京城夜空中穿越回荡，它充满

着诱惑，使日军邪恶淫荡的魔爪再一次伸进了教堂。12 月 24 日下

午，一名日军大佐率领着一群日军即使在英格曼神父强烈的抵制下，

还是强行闯入了这块避难之所，他们以庆祝圣诞名义，要唱诗班女生

到军营为他们献唱。这是一个陷阱，一个邪恶血腥的陷阱，在这无可

退避的时刻，以玉墨为首的一群“特殊女人”挺身而出，她们一共十

三位，这就是标题所说的“金陵十三钗”，借着夜幕掩护，每个人都

以必死之心，身揣暗器，成功地替尚在稚龄中的女生，而跟随日军前

去。 



 

 

作者用精细的语言为我们叙述了一个发生在南京 1937 年 12 月

12 日至 24 日间的故事。故事虽然不长，也不是正面写南京大屠杀的

场景，但从侧面，将日军凶暴残酷野兽般的本性刻画无遗，同时将中

国军人怯弱而英勇的一面也刻画得淋漓尽致，更值得提起的是对“特

殊女人”的描写、叙述，是真实的，也是生动的，成功的，正是血的

洗礼使这群“特殊女人”完成了由丑陋耻辱到圣洁善良人性的蜕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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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子 

我的姨妈孟书娟一直在找一个人。准确地说，在找一个女人。找

着找着，她渐渐老了，婚嫁大事都让她找忘了。等我长到可以做她谈

手的年龄，我发现姨妈找了一辈子的女人是个妓女。在她和我姨妈相

识的时候，她是那一行的花魁。用新世纪的语言，就是腕儿级人物。 

一九四六年八月，在南京举行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大会上，我老

姨几乎找到了她。她坐在证人席上，指认日军高级军官的一次有预谋

的、大规模的强奸。 

我姨妈是从她的嗓音里辨认出她的。姨妈挤在法庭外面的人群

里，从悬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听见了她的证词，尽管她用的是另

一个名字。 

从法庭外进入审判庭，花费了我姨妈一个小时。五十六年前，八

月的南京万人空巷，市民们宁可中暑也要亲自来目睹耳闻糟践了他们

八年的日本人的下场。审判大厅内外都挤得无缝插足，我年轻的姨妈

感觉墙壁都被挤化了，每一次推搡，它都变一次形。日本人屠城后南

京的剩余人口此刻似乎都集聚在法庭内外，在半里路外听听高音喇叭

转达的发言也解恨。 

我的书娟姨妈远远看见了她的背影。还是很好的一个背影，没给

糟蹋得不成形状。书娟姨妈从外围的人群撕出一条缝来到她的身后，

被上万人的汗气蒸得湿淋淋的。姨妈伸出手，拍了拍南京三十年代最

著名的流水肩。转过来的脸却不是我姨妈记忆里的。这是一张似是而

非的脸；我姨妈后来猜想，那天生丽质的脸蛋儿也许是被毁了容又让

手艺差劲的整容医生修复过的。 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


2 

 

“赵玉墨！”届时只有二十岁的孟书娟小声惊呼。叫赵玉墨的女

人瞪着两只装糊涂的眼睛。 

“我是孟书娟啊！”我姨妈说。 

她摇摇头，用典型的赵玉墨嗓音说：“你认错人了。”三十年代

南京的浪子们都认识赵玉墨，都爱听她有点跑调的歌声。 

我的书娟姨妈不屈不挠，挤到她侧面，告诉她，孟书娟就是被赵

玉墨和她的姐妹们救下来的女学生之一啊！ 

不管孟书娟怎样坚持，赵玉墨就是坚决不认她。她还用赵玉墨的

眼神儿斜她一眼，把赵玉墨冷艳的、从毁容中幸存的下巴一挑，再用

赵玉墨带苏州口音的南京话说：“赵玉墨是哪一个？” 

说完这句，她便从座位上站起，侧身从前一排人的腰背和后一排

人的膝盖之间挤过去。美丽的下巴频频地仰伏，没人能在这下巴所致

的美丽歉意面前抱怨她带来的不便。 

书娟当然无法跟着赵玉墨，也在后背和膝盖间开山辟路；没人会

继续为她行方便。她只能是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。等书娟从法庭内

外的听审者中全身而退，赵玉墨已经没了。 

也就是从那次，我的书娟姨妈坚定了她的信念，无论赵玉墨变得

如何不像赵玉墨，她一定会找到她和她十二个姐妹的下落。有些她是

从日本记者的记载中找到的，有些是她跟日本老兵聊出来的，最大一

部分，是她几十年在江苏、安徽、浙江一带的民间搜寻到的。 

她搜集的资料浩瀚无垠。在这个资料展示的广漠版图上，孟书娟

看到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亡城时自身的坐标，以及她和同

学们藏身的威尔逊福音堂的位置。资料给她展示了南京失陷前的大画

面，以及大画面里那个惊慌失措的、渺小如昆虫的生命—— 

这就是我十三岁的姨妈，孟书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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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孟书娟一下子坐起来。紧接着她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铺位旁边。

时间大约是清晨五点多，或者更早些。更早些，至多四点半。她不是

被突然哑了的炮声惊醒的；万炮齐喑其实也像万炮齐鸣一样恐怖。她

是被自己下体涌出的一股热流弄醒的。热流带着一股压力，终于冲出

一个决口，书娟就是这时醒的。她的初潮来了。 

她赤着脚站在地板上，感觉刚刚还滚热的液体已经冰冷冰冷。她

的铺位左边，排开七张地铺，隔着一条过道，又是七张地铺。远近的

楼宇房屋被烧着了，火光从阁楼小窗的黑色窗帘透进来，使阁楼里的

空间起伏动荡。书娟借着光亮，看着同学们的睡态，听着她们又长又

深的呼吸；她们的梦里仍是和平时代。 

书娟披上棉袍，向阁楼的门摸去。这不是个与地平线垂直的门，

从楼下看它不过是天花板上一个方形的盖子，供检修电路或屋顶堵漏

的人偶然出入的。昨天书娟和同学们来到威尔逊教堂时，教堂的英格

曼神甫告诉她们，尽量待在阁楼上，小解有铅桶，大解再下楼。 

方形盖子与梯子相连，其中有个巧妙的机械关节，在盖子被拉开

的同时，把梯子向下延伸。 

昨天下午，英格曼神甫和阿多那多副神甫带着书娟和威尔逊女子

学校的十六个女学生赶到江边，准备搭乘去浦口的轮渡。到了近傍晚

时分，轮渡从浦口回来，却突然到达了一批重伤员。重伤员都伤在自

己人枪弹下，因为他们在接到紧急撤退命令从前线撤到半途时，却遭

遇到未接到撤退令的友军部队的阻击。友军部队便把撤退大军当逃

兵，用机枪扫，用小钢炮轰，用坦克碾。撤退大军在撤离战壕前已遵

守命令销毁了重型武器，此刻在坚守部队的枪口前，成了一堆肉靶

子。等到双方解除了误会，撤退部队已经伤亡数百。坚守军或许出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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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疚，疯了一样为吃了他们子弹的伤号在江边抢船。神甫和女学生们

就这样失去了他们的轮渡。 

当时英格曼神甫认为夜晚的江边太凶险，有枪的鸣枪，有刀的舞

刀，他相信日本兵也不过如此了。于是，他和阿多那多副神甫带队，

教堂雇员阿顾和陈乔治护驾，穿小巷把书娟和同学们又带回了教堂。

他向女学生们保证，等天亮的时候一定会找到船，实在找不到，还剩

一条后路，就是去安全区避难。据英格曼神甫判断，南京易守难攻，

光靠完好的城墙和长江天险，谁想破城都要花个几天时间。 

孟书娟在之后的几十年一次次地、惊悚地回想：一九三七年十二

月的中国首都南京竟失陷得多快呀！当时已经历了一大段人生的英格

曼神甫在自己的微观格局中误解了局势，使他和女学生们错过了最后

的逃生机会。 

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过，它注定需要一场巨大的牺牲来更正。 

十三岁的孟书娟顺着阁楼口端的木梯子“嘎吱嘎吱”地下来。她

的脚落在《圣经》装订工场的地面上，感到黏湿刺骨的十二月包裹上

来，除了远处偶然爆出的几声枪响，周围非常静，连她自己身体的行

进，都跟黑暗发出轻微得摩擦声。此刻她还不知道这静静得不妙，是

一座城池放弃挣扎，渐渐屈就的静。 

书娟走在湿冷的安静中，她的脚都认识从工场这头到那头的路。

一共二十二张案子，供学生们装订《圣经》和《讲经手册》所用。现

在跟书娟留在教堂的女同学大多数都是孤儿，只有两个像书娟这样，

父母因故耽搁在国外和外地。书娟认为这些父母是有意耽搁的，存心

不回到连自己政府和军队都不想要了的首都南京。 

就在书娟赤裸下身，站在马桶前，好奇而嫌恶地感到腹内那个秘

密器官如何活过来，蠕动抽搐，泌出深红色液体时，完全不清楚威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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逊福音堂的高墙外，是怎样一个疯狂阴惨的末日清晨。成百上千打着

膏药旗的坦克正在进入南京，城门洞开了，入侵者直捣城池深处。一

具具尸体被履带轧入地面，血肉之躯眨眼间被印刷在离乱之路上，在

沥青底版上定了影。此刻十三岁的孟书娟只知是一种极致耻辱，就是

这注定的雌性经血；她朦胧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邪恶事物的肉

体，并且这肉体不加区分地为一切妖邪提供沃土与温床，任他们植根

发芽，结出后果。 

我的姨妈孟书娟就是在这个清晨结束了她混沌的女童时代，她两

腿被裆间塞的一块毛巾隔开了距离；她就是迈着这样不甚雅致的步子

走到外面。哥特式的教堂钟楼在几天前被炸毁了，连同教堂朝着街道

的大门一块塌成了一堆废墟，此后出入都是靠一个小小的边门。某处

的火光衬映着那坍塌的轮廓，沦为废墟也不失高大雄伟。主楼跟她所

在工场相隔一条过道，过道一头通向边门，另一头通往主楼后面的一

片草坪。英格曼神甫爱它胜于爱自己的被褥，自豪地告诉他的教民，

这是南京最后的绿洲。几十年来供教民们举行义卖和婚丧派对的草坪

上，眼下铺着一张巨大的星条旗和红十字旗。草坪一直绵延到后院，

若在春夏，绿草浮载着英格曼神甫的红色砖房，是一道入得童话的景

观。东边起了微弱的红霞。 

这是一个好天。很多年后，我姨妈总是怨恨地想：南京的末日居

然是一个好天！ 

孟书娟迈着被毛巾隔离的两条腿，不灵便地走回《圣经》工场。

爬上楼梯后，她马上进入梦乡的和平。 

天微亮时，女学生们都起来了。是被楼下爆起的女人哭闹惊醒

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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阁楼有三扇扁长形窗户，都挂着防空袭的黑窗帘和米字纸条。纸

条此刻被女学生们掀开了。从那些小窗可以勉强看到前院和一角边

门。 

书娟把右脸蛋儿挤在窗框上，看到英格曼神甫从后院奔向边门，

又宽又长的起居袍为他扬着风帆。英格曼神甫边跑边喊：“不准翻

墙！没有食品！” 

一个女学生们大着胆子把窗子打开。现在她们可以轮挨着把头伸

出去了，边门旁的围墙上坐着两个年轻女人，穿水红缎袍的那个，像

直接从婚床上跑来的新嫂嫂。另一个披狐皮披肩，下面旗袍一个纽扣

也不扣，任一层层春、夏、秋、冬各色衣服乍泄出来。 

女孩们在楼上看戏不过瘾，一个个爬下梯子，挤在《圣经》工场

的门口。 

等书娟参加到同学的群落中，墙上坐着的不再是两个女子，而是

四个。英格曼刚才企图阻拦的那两个，已经成功着陆在教堂的土地

上。连赶来增援的阿顾和陈乔治都没能挡住这个涕泪纵横的先头部

队。 

英格曼神甫发现工场门口聚着一群窃窃私语的女学生，马上凶起

来，对阿顾说：“把孩子们领走，别让她们看见这些女人！”他那因

停水而被迫蓄养的胡须有半厘米长，所以他看起来陡然增高了辈分。 

书娟大致明白了眼前的局面，这的确是一群不该进入她视野的女

人。 

女孩中有哪些稍谙世故的，此刻告诉同学们：“都是堂子里

的。”“什么是堂子？”“秦淮河边的窑子嘛！”…… 

阿多那多副神甫从主楼冲出来，跑着喊着：“出去！这里不收容

难民！”他比英格曼神甫年轻二十多岁，脸比岁数老，头发又比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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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。他名字叫法比，教民们亲热起来，叫他扬州法比。法比地道的扬

州话一出口，女人们和哭闹恳求便突然来了个短暂停顿。然后她们确

信自己耳朵无误，喊出与菜馆厨师、剃头匠一样字正腔圆的扬州话，

确实是眼前凹眼凸鼻的洋和尚。 

一个二十四五岁的窑姐说：“我们是从江边跑来的！马车翻了，

马也惊了。现在城里都是日本兵，我们去不了安全区！” 

一个是十七八岁的窑姐抢着报告：“安全区连坐的地盘都不够，

就是挤进去，也要当人秧子直直地插着！” 

一个浑滚滚的女人说：“美国大使馆里我有个熟人，原来答应我

们藏到那里头，昨天夜里又反悔了。不收留我们了！姑奶奶白贴他一

场乐呵！” 

一个满不在乎的声音说：“日他祖宗！来找快活的时候，姐姐们

个个都是香香肉！” 

书娟让这种陌生词句弄得心乱神慌。阿顾上来拉她，她犟开了。

她发现其他女孩已经回到阁楼上去了。伙夫陈乔治已得令用木棒制止

窑姐们入侵。他左一棒、右一棒地空抡，把哀求退还给女人们：“姐

姐们行行好！你们进来也是个死！要么饿死，要么干死。学生们一天

才两顿稀的，喝的是洗礼池的水，行行好，出去吧！……”木棒每一

记都落在水门汀地面上和砖墙上，一记记回震着他的虎口和手腕，最

疼的是他自己。先上来的女人用石头把墙头插的碎酒瓶、烂青花碗茬

子敲下去。 

那个二十四五岁的窑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甫跪下来，微微垂头，于

是孟书娟就看见了这个她终生难忘的背影。这是个被当做脸来保养的

背影，也有着脸的表情和功用。接下去和这女人相处的时间里，书娟

进一步发现，不仅是她的背；她身上无一闲处，处处都会笑、会怨、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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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一套微妙的哑语。此刻孟书娟听着英格曼神甫穷尽他三十年来学的

中文，在与她论争，无非还是陈乔治那几句：粮没有，水没有，地盘

也没有，人藏多了安全也没有。英格曼词不达意时，就请法比把他的

中国话翻译成扬州中国话。 

女人跪着的背影生了根，肩膀和腰却一直没有停止表达。 

她说：“我们的命是不贵重，不值当您搭救；不过我们只求好

死。再贱的命，譬如猪狗，也配死得利索、死得不受罪。” 

不能不说这背影此刻是庄重典雅的。说着说着，盘在她后脑勺上

的发髻突然崩溃，流泻了一肩。好头发！ 

英格曼神甫干巴巴地告诉她，他庇护的女学生中，有几人的父母

是上流人士，也是他教堂多年的施主。他们几天前都发过电报来，要

神甫保护她们免受任何方面的侵害。他一一发回电报，以他的生命作

了承诺。 

法比失去了耐心，还原成扬州乡亲了。他用英文对英格曼神甫

说：“这种语言现在是没法叫她们懂的！必得换一种她们懂的语言—

—陈乔治，让你演戏台上的孙猴子呢？打真格的！” 

阿顾早就放弃扭送书娟了。此刻他扑出去，打算夺过陈乔治手上

做戏舞动的木棒。一个女人坠楼一般坠入阿顾怀抱，差点儿把阿顾的

短脖子彻底砸进胸腔。女人顺势往跌倒的阿顾身上一睡，瘌痢斑驳的

貂皮大衣滑散开来，露出一线精光的身体。缺见识的阿顾此生只见过

一个光身女人，就是他自己的老婆，这时吓得“啊呀”一声号叫，以

为她就此成了一具艳尸。趁这个空当，墙头上的女人们都像雨前田鸡

一样纷纷起跳，落进院内。还剩一个黑皮粗壮的女人，从墙外又拽上

三四个形色各异、神色相仿的年轻窑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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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比一阵绝望：“还得了啊！秦淮河上一整条花船都在这里靠岸

了！”无论如何他是神职人员，动粗是不妥的，只能粗在话上。他指

着女人们大声说：“你们这种女人怕么事啊怕？你们去大街上欢迎日

本兵去啊！” 

好几个女人一块回嘴：“还是洋和尚呢！怎么这样讲话！”“想

骂我们好好骂！这比骂人的话还丑啊！……” 

阿顾想从不死不活的女人胳膊里脱身，但女人缠劲很大，两条白

胳膊简直就是巨形章鱼的须，越撕扯缠得越紧。 

英格曼神甫看到这香艳的洪水猛兽已势不可当，悲哀地垂下眼

皮，叫阿顾干脆打开门。 

书娟看着那个姣好背影慢慢升高，原来是个高挑身材的女子。此

刻，被扫得发青的石板地面给这群红红绿绿的女人弄污了一片。女人

们的箱笼、包袱、红粉黄绿的绸缎被盖也跟着进来了，缝隙里拖出五

彩下水似的发绳、长丝袜和隐私小物件的带子。 

我姨妈书娟此时并不知道，她所见闻的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为最丑

恶、最残酷的大屠杀中的一个细部。这个细部周边，处处铺陈着南京

市民的尸体，马路两边的排水沟成了排血沟。她还得等许久才知道好

歹，知道她是个多幸运的孩子，神甫和教堂的高墙为她略去多少血淋

淋的图景和声响；人头落地，胸膛成为一眼红色喷泉时原是有着独一

无二的声响。 

她站在工场门口，思绪突然跑了题：要不是她父母的自私、偏

爱，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刻单单把她留在这里，让这些脏女人进入

她干净的眼睛？她一直怀疑父母偏爱他们的小女儿，现在她可以停止

怀疑了；他们就是偏爱她的妹妹。父亲得到一个去美国进修的机会，

很快宣告他只能带小女儿去，因为小女儿还没到学龄，不会让越洋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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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耽误学业。母亲站出来声援父亲，说更重要的是想请美国的医生给

小女儿治治哮喘。父母都劝说书娟，一年是很快的，转眼间就是一家

四口的团聚。真是很想得开，早早为受委屈的一方想开了；为承受不

公道的大女儿宽谅了他们自己！ 

远在宁波乡下的外婆和外公本来要逃到南京来避难，顺便照顾书

娟，但一路上兵荒马乱，往西的水路、陆路都是风险，八百多公里的

旅程会是一场生死赌局，再说老人们自知他们的庇护并不强于英格曼

神甫和他的美国教堂。他们在电报里还惦记书娟的功课，跟同学们一

道，好歹不会荒了学业。 

书娟在不快乐的时候总会想到些人去怨怪，她心里狠狠怨怪着父

母，甚至妹妹书嫚，眼睛却进一步张大了：这个妖精是怎么了？死在

阿顾怀里了！貂皮大衣的两片前襟已彻底敞开！灰色的清晨白光一

闪，一具肉体妖形毕露，在黑色貂皮中像流淌出来的一摊不鲜鲜的牛

奶。她赶紧缩回门里。 

站了很久，书娟脸上的燥热才褪下去。这种不知臊的东西要十个

书娟来替她害臊。 

书娟逃一样攀爬梯子，回到阁楼上。女孩们还挤在三个小窗前

面。所有米字形纸条都被揭下来，黑色窗帘全然撩开，三个扁长窗口

成了女孩们的看戏包厢。楼下的局面已不可收拾，女人们四处乱窜，

找吃的、找喝的、找茅房。一个窑姐叫另一个窑姐扯起一面墨绿色上

等绿绒斗篷，对洋和尚们抱歉说，一夜都在逃命，不敢找地方方便，

只好在此失体统一下了。说着她谢幕一般消失在披风后面。 

法比用英文叫喊：“动物！动物！” 

英格曼神甫活了近六十年，光是在中国就经历过两场战乱：北

伐、军阀，可他从来不必目睹如此不堪的场面，不必忍受如此粗鄙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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贱的人等。神甫有个次要优点，就是用他的高雅战胜粗鄙，于是对方

越粗鄙，他也就越高雅；最终达到雅不可耐，正如此刻，他用单调平

稳的嗓音说：“请你克制，阿多那多先生。”然后他扭过脸，对着窑

姐们，包括那个刚从绿绒斗篷后面再次出场，两手束着裤带一脸畅然

的窑姐，咬文嚼字地说：“既然诸位小姐要进驻这里，作为本堂神

甫，我恳求大家遵守规矩。” 

法比用一条江北嗓门喊出英语：“神甫，放她们进来，还不如放

日本兵进来呢！”他对两个中国雇工说：“死活都给我撵出去！看见

没有？一个个的，已经在这里作怪了！” 

腰身圆润的窑姐此刻叫了一声：“救命啊！” 

人们看过去，发现她不是认真叫的，目光带一点无赖的笑意。 

“这个骚人动手动脚！”她指着推搡她的阿顾说。 

阿顾吼道：“哪个动你了？！” 

“就你个挡炮子的动老娘了！”她把胸脯拍得直哆嗦。 

阿顾反口道：“动了又怎样？别人动得我动不得？” 

人们看出来，阿顾此刻也不是完全认真的。 

“够了。”英格曼神甫用英文说道。阿顾却还没够，继续跟那个

窑姐吵骂。他又用中文说：“够了！” 

其实英格曼神甫看出陈乔治和阿顾已暗中叛变，跟窑姐们正在暗

中里应外合。 

法比说：“神甫，听着……” 

“请你听着，放她们进来。”英格曼神甫说。“至少今天一天让

她们待在这里，等日本人的占领完成了，城市的治安责任由他们担当

起来，再请她们出去。日本民族以守秩序著称，相信他们的军队很快

会结束战斗的混乱状态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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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天不可能结束混乱状态！”法比说。 

“那么，两天。” 

英格曼神甫说着转过身，向自己居处走去。他的决定已经宣布

了，因此他不再给任何人讨论的余地。 

“神甫，我不同意！”法比在他身后大声说。 

英格曼神甫停下来，转过身，又是雅不可耐了。他淡淡地回答法

比：“我知道你不同意。”然后他再次转身走去。他没说的话比说出

的话更清楚：“你不同意要紧吗？”这时候英格曼神甫以高雅显出的

优势和权威是很难挑战的。法比·阿多那多生长在扬州乡下，是一对

意大利裔的、美国传教士的孩子，对付中国人很像当地大户或团丁，

把他们看得贱他几等。英格曼神甫又因为法比的乡野习气而把他看得

贱他几等。 

一个年少的窑姐此刻正往《圣经》工场跑，她看见阁楼上露出女

学生们的脸，认为跑进那里一定错不了，至少温暖舒适。法比从她后

面一把扯住她。她一个水蛇扭腰，扭出法比的抓握。法比又来一下，

这次抓住了她挎在肩上的包袱。包袱是粗布的，不像她身上的缎袍那

么滑溜，法比的手比较好发力，这样才把她拖出工场的门。只听一阵

稀里哗啦的响声，包袱下雹子了，下了一场骨牌雹子。光从那掷地有

声的脆润劲，也能听出牌是上乘质地。 

粗皮黑胖的窑姐叫喊：“豆蔻，丢一个麻将我撕烂你的大胯！” 

叫豆蔻的年少窑姐喊回去：“大胯是黑猪的好！连那黑×一块

撕！” 

法比本来已经放了豆蔻，可她突然如此不堪入耳，恐怕还要不堪

入耳地住下去，他再次扑上去，把她连推带搡往外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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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出去！马上滚！阿顾！给她开门！”法比叫着。大冬天脸铮

亮，随时要爆发大汗似的。 

豆蔻说：“哎，老爷是我老乡吔！……”她脚下一趔趄，嗓音冒

了个调：“求求老爷，再不敢了！……” 

她混沌未开的面孔下面，身体足斤足两，怎么推怎么弹回来：

“老爷你教育教育你小老乡我啊！我才满十五吔！……玉墨姐姐！帮

我跟老爷求个情嘛！” 

叫玉墨的窑姐此刻已收拾好自己的行李、细软，朝纠缠不清的豆

蔻和法比走过来，一边笑嘻嘻地说：“你那嘴是该卫生卫生！请老爷

教育还不如给你个卫生球吃吃。”她在法比和豆蔻之间拉了一会儿偏

架，豆蔻便给她拉到她同伴的群落里去了。 

阿顾从良家男子变成浪荡公子只花了二十分钟。此刻他乐颠颠地

为窑姐们带路，去厨房下面的仓库下榻。窑姐们走着她们的猫步，东

张西望，对教堂里的一切评头论足，跟着阿顾走去。 

伏在窗台上的书娟记住了，那个背影美妙的窑姐叫赵玉墨。从刚

才的几幕她还看出，赵玉墨是窑姐中的主角，似乎也是头目。之后她

了解到，这叫“挂头牌的”。南京秦淮河上的窑姐级别森严，像博

士、硕士、学士一样，一级是一级的身份、水平、供奉。并且这些等

级是公众评判的。在这方面，南京人自古就是非模糊，一代代文人才

子都讴歌窑姐，从秦淮八艳到赛金花，都在他们文章里做正面人物。

十三岁的孟书娟不久知道，赵玉墨是她们行当中级别最高的，等于五

星大将。也如同军阶，秦淮花船上的女人都在服务时佩戴星徽，赵玉

墨的徽章有五颗星，客官你看着付钱，还可以默数自家口袋里银两提

前掂量，你玩得起玩不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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